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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文艺百家
文艺圆桌

>>> 上海文艺评论专项基金特约刊登

文汇报：“沉浸式”“环境式”概念从海
外戏剧界风行起来，某种意义上是对镜框
式舞台从创作表演到观演关系、审美的一
种更新。引入这样一组概念，可以为传统
文化和当下演艺发展带来什么？

茅威涛：就《新龙门客栈》来说，并不
是跟风“沉浸式”和“环境式”。我们在思

考的恰恰是一种底层逻辑，即顺应这个

时代的发展，10年、20年甚至100年后的

观众，会想看到什么样的传统戏剧样式，

下一个百年越剧应该如何生存。这是一

种样式和形式上的探索，但并不意味着

我们选择了样式和形式就丢掉了传统的

镜框式舞台表演，更不意味着放弃了剧

种的本体。恰恰我觉得，这可能是因为

时间到了这样的一个分水岭——正如当

初《五女拜寿》对于原生代“小百花”，今

天我们用《新龙门客栈》推出新一批的

“80后”“90后”乃至“00后”青年演员，同

时寻找当下观众的文化娱乐消费需求和

方式。这将会是一个新的开始。

我一直在探索剧种的边界，因此

尝试的题材与题材之间往往跨度很

大。而在我从艺40余年间，我们的时

代发生了许多变化，我的探索创新，也

是在适应这些变化。譬如为纪念越剧

百年创排新版《梁山伯与祝英台》，目

的是寻找中国古典美学的现代表达；

寻找这个最具越剧属性的民间传说的

当下表达，以“规避颠覆，谨慎重述”的

姿态承接越剧百年并开启新的百年之

旅。《寇流兰与杜丽娘》则是在汤显祖

与莎士比亚这两位中英戏剧大师共同

逝世400周年的节点上，以越剧舞台做

的一场“中西对话”，探讨关于生死与

爱恨的话题。

傅谨：一般人会觉得，“沉浸式”“环
境式”是对既有镜框式舞台观演关系的

突破。但事实上，中国传统戏曲演出特

别重要的一类，比如唐宋年间的勾栏瓦

舍，或者昆曲的厅堂式演出，包括一些戏

曲的堂会，都跟其有相似之处，都是在一

个非常有限的环境里近距离地表演，和

观众有着非常亲密的互动。这种近距离

的表演，其实还催生了昆曲特有的一种

表演美学，会很注重表情、演唱等细节的

处理。当然中国传统戏剧不是只有这一

种，也有很多广场式演出形式。

回头看，镜框式舞台是在1908年上

海新舞台后开始在中国广泛普及，到现

在也不过100多年。其好处在于观演关

系非常确定，从而让观众全神贯注地去

看舞台上的表演，对表演本身的精致化、

完整性有非常明显的促进。但这也带来

另外一个问题，就是镜框式舞台把观演

双方硬生生地分成了两个群体。因此，

当“沉浸式”在西方开始盛行，我们也会

有一些戏剧创作者开始用这样的一个方

法，并在话剧等形式中盛行。当然，“沉

浸式”跟我们前面说的近距离传统演剧

方式还是有所区别，比如“沉浸式”会邀

请观众参与到剧情之中、决定剧情走向。

对于当下演艺市场，“沉浸式”“环境

式”最重要的是为观众提供不一样的体

验和感受。能否真正对传统文化的传

承、创作等等产生更深远的影响，要看创

作出怎样的作品。

洪见成：我们团队很早关注到国内
最早探索“沉浸式”的上海，专程学习交

流。很多杭州观众也很喜欢去上海看沉

浸式剧场作品，由此可以看出其对于城市

旅游的拉动效应。我们也一直希望可以

在杭州做这个概念的尝试。考虑到项目

的差异性以及这座城市的本土特色，我们

决定尝试一场国风传统文化的作品。

作为剧院运营者，我们看重传统文

化环境式、沉浸式探索的两重意义，一是

传统演出和新兴业态的全新碰撞；二是

对创新文化产品的破圈尝试，当然最重

要的还是基于对于当前演出行业观众和

市场的进一步了解，从而也为城市文旅

结合作出新的探索，促进新消费风尚。

文汇报：很多人把近些年“传统文化
艺术+戏剧先锋概念/跨界新艺术新技
术”等创新突破，视作是争取年轻人的重
要手段。那么如何避免“环境式”“沉浸
式”变成创新的“路径式依赖”，而真正有
助于戏曲等传统文化的传承和创新？

茅威涛：《新龙门客栈》的内核是传
统的，只是我们选用了一个“环境式”的

演剧风格“包装”了我们的传统。譬如在

第一幕贾廷和邱莫言寻找遗孤的夜场

戏，像极了传统戏剧中的《三岔口》，但又

非《三岔口》。这便是所要去寻找的传统

“四功五法”表达。

我们今天对于“创新”是存在着一些

误读的，总认为“创新”是一种“无中生

有”。实际上，戏剧是需要在剧场里和观

众一起完成的，它应该是活生生的。所

以所谓的创新与变化，也是它“物竞天

择”“顺应环境”的一种类似生物学一般

的进化过程。“传统”是怎么产生的？我

以为所有经典的传统都是彼时的当下。

今天的年轻人从小就接触虚拟世

界，平板电脑和手机是他们的玩具，他们

比起现实可能更加熟悉虚拟，也更喜欢

虚拟与现实交互的感觉，因此“环境式”

“沉浸式”在当下能形成一定的需求。诚

如合作方一台好戏的创始人汉坤最打动

我的一句话——我们对标的是今天人的

生活方式。我们试图探索和改变的也正

是今天的年轻人对“看戏”这件事的理

解。所以，今天我们如何看待传统文

化？它应该在我们高速运转的城市生活

中起到怎样的作用？人们应该把它摆在

生活的哪个位置？这些才是我希望借助

《新龙门客栈》这个作品来解答的。

傅谨：关于如何争取年轻人，行业里
大家讨论了几十年，我和一些艺术家的

看法不一。我相信这个时代如果把传统

做好仍然有市场。就像在近代中国的戏

曲市场，真正的“顶流”仍然是把传统做

到极致的名角儿。

在过去，很大数量的创新以失败告

终，偶尔能做到，但也可能是表象。就

像现在年轻人到底喜欢什么，难以用表

面现象来判断。不要小看年轻人，社交

平台兴起的“打卡”是很热，但对于艺术

欣赏来说，一时的“热”有可能不持久、

并不入心。所以我认为，不管看法和形

式有多少种，但最终目的殊途同归。即

用“潮流”的手段创新固然重要，但一定

要知道“创新”的终点在哪——那就是

把年轻人吸引进来对我们的传统文化

感兴趣。

我观察到一个有意思的现象，《新龙

门客栈》有三组表演阵容，我看的是温州

越剧团最年轻的一组演员。她们自己很

清醒，同一舞台竞技对比，观众可能更青

睐表演实力更强的前辈。那也就意味

着，吸引观众、留住观众的，绝不只有形

式上的创新，更是台上演绎传统的人。

所以从积极的意义上看，当下观众

如若不满足于既有的传统呈现，那么就

需要有新的、稳定长期上演的作品，来让

今天的观众把抽象的喜欢落实到具象的

作品人物上、继续深化这份喜欢，巩固观

演关系，形成良性循环。很欣慰，借由这

样的“环境式”“沉浸式”，新一代的演员

已经有了自己的观众群。

洪见成：沉浸式演出的最大受众之
一就是当下的年轻人。

年轻人喜欢的只是最新的概念或新

技术的尝试吗？不一定。此前受到年轻

人追捧的很多传统文化作品，不仅仅是

新颖形式，更重要是其展现出来的美和

精神内核。包括其中一些主题的探讨，

都是人们普遍在关心的，可以建立起观

众尤其是年轻一代与传统文化、朋友、社

群之间的共鸣和归属感。

《玉人歌》以肢体舞蹈和短歌念白为

主，结合曲乐、弹唱等音乐的叙事表达，

还有传统戏曲的元素，在音乐、表演、画

面的意象流动中演绎故事，是一种溯源

中国古典美学和东方戏剧传统的小歌舞

演剧形式。虽然改编的不一定是所有人

都耳熟能详的中国古典故事，但这种神

隐怪诞的语言之美、叙事之美、戏剧程式

之美，满足了现在观众尤其是年轻人对

新鲜感的偏爱和个性化的追求。同时利

用高科技光影等技术优势，观众们在观

演过程中浸入历史梦境，游走在真实场

景中，让传统文化更接地气，也让沉浸式

演艺更具本土性。

当下需要为观众提供一个新的形

式、或者说是一个理由来了解和参与传统

文化。和过去的小剧场或是中国古代的

勾栏瓦舍相比，“沉浸式”“环境式”不只是

物理意义上的“近”，更突出“互动性”和

“可复制性”。在沿袭传统的同时，今天的

观众看“沉浸式”国风演出，互动体验会更

强，甚至加入到剧情的发展之中、打通了

各路感官，可以说身临其境了。

文汇报：如若“环境式”“沉浸式”的
传统文化演出项目要进一步常态化，我
们应该在哪些方面进一步发力？又应该
注意规避什么？

傅谨：我认为应该鼓励各大戏曲剧
种、其他传统文化样式适度参与其中。

回溯历史，传统文化的小型演出一直未

曾断绝。反而是在过去一段时间里，我

们更多地在“集中力量造大船”，往往忽

视了演艺市场的多样性。就像餐饮，大

众既需要高端大气的大饭店，也需要有

烟火气的小饭馆。而“环境式”“沉浸式”

所上演的演剧空间，某种程度上就是“小

而美”的饭馆，端上来的“菜”的口味卖

相，不见得会比大饭店差。

而从市场规模看，别看一场演出观

众只有百来人，可一周稳定上演五场，长

期累积下来就是非常可观的市场。小成

本小范围传统文化演出应像“星星之火”

一样，最终为大作品、大项目的燎原谋求

市场增量。

当然，就像梅兰芳的幕后推手齐如

山所说：“改而不良还不如不改。”艺术应

当往上走，而不是往下走。不管是沉浸

式还是环境式，应在更好地发挥传统优

势上下功夫，让传统绽放光芒。

茅威涛：高尚的或许是思想，迷人的
兴许是创造力，但戏剧本身应该是可爱

的，是亲切的，是活生生的。所以，我以

为这很有可能是未来的一种发展趋势，

当然我也希望能是如此。

至于更进一步的发力和需要规避的问

题，不管什么形式，万变不离其宗的一定是

对作品的态度，对创作的虔诚。戏剧是一

门综合艺术，它需要共同协作。同时，它又

是一门非常当下的艺术，它需要青年人，青

年人又往往非常个性，这是他们的优势却

也是他们的弱点。我常说一代人有一代人

的使命，一代人有一代人的历史，我希望年

轻的艺术工作者们始终保持清醒、守住初

心、坚定而又智慧地勇往直前。

洪见成：如今都在说一切皆可“沉浸
式”，但“环境式”“沉浸式”对于剧场的改

造或定位有时候是不可逆的，比如国风

剧场，改造完之后如何更有效“复制”、如

何精准定位？在进行这些尝试之前，都

需要做好充足的调研和准备，要警惕“一

时兴起”，而后无延续。

在此基础上，好的内容也需要很好

的推广营销，才会有更多观众走进和买

单。所以在充分了解观众和市场需求前

提上，用观众能够接受的方式来推广传

统文化，才能更好地走入常态化，有调

查、有专业度、有持之以恒的坚持，能耐

得住寂寞也能学会主动出击，避免形式

华丽，内容空洞，才能走得更长远拥有更

长久的生命力。

搭载“环境式”“沉浸式”
能否为传统文化破圈蹚出新路？

嘉宾：傅 谨 中国文艺评论家协会副主席
茅威涛 著名越剧表演艺术家
洪见成 杭州演艺集团总经理

主持：黄启哲 本报记者

茅威涛又“整活儿”了！当听说环境式越剧《新龙门客栈》推
出后，很多人如是感慨！无独有偶，杭州大剧院首度尝试传统艺
术的同类项目，推出了一台“沉浸式国风环境演乐剧场”《玉人
歌》，即将开启二轮演出。

有意思的是，这两台“杭州出品”的主创都提到，从剧场打造
到作品呈现，均不同程度地受到上海近年来的“沉浸式”“环境
式”戏剧风潮的启发，目标也很明确——就是为了让戏曲、民乐
等传统文化突破既有圈层、争取更多年轻观众。

文化传承发展座谈会的召开，对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创造性转
化、创新性发展的持续深化探索提出更高要求。那么，借“环境
式”“沉浸式”这样的海外先锋戏剧理念，能否为传统文化“破圈”
蹚出新路、真正拥抱这个时代与今天的观众？过程中，又要凸显
什么、规避什么？我们邀请艺术家主创、评论家与剧院掌门人，以
三种不同身份聊聊当下传统文化的“环境式”“沉浸式”探索。

唱片时代，“职业乐评人”曾经是音
乐产业中不可或缺的环节。如今，当流
行音乐进入短视频时代，乐评人成为网
红，又会给乐坛带来什么？

不妨以当下风头最劲、争议最大的
丁太升作为案例进行一番观察。

丁太升进入乐坛做唱片企划已有
20余年，上综艺点评音乐也已经有些年
头，因其点评言辞犀利，江湖上留下了
“黑刀”的名号。今年始，丁太升在视频
平台发力，通过B站、抖音、微信视频号
等平台打造了“乐评短视频矩阵”。无
论《早安隆回》《乌梅子酱》“泰裤辣”等
歌坛热点、还是《声生不息》《天赐的声
音》《乘风2023》等热门音乐综艺，他统
统不放过，持续高能输出，终于在网友
支持与痛斥的两极化争议中成了网红。

首先需要思考的是，网红丁太升的
乐评靠谱吗？

翻看丁太升的乐评短视频，会发现
一些显著的特点。

勤于耕耘，及时发声。丁太升善于追
踪歌坛热点，他的视频往往与事件的发酵
同步。很多歌迷在观看综艺或听闻某一
事件后，会想在第一时间听到专家的评价
解读，一方面希望补充背景知识信息，加
深审美体验或事件理解，另一方面也以此
为对照，鉴别自身艺术品位并寻求自我确
认。丁太升的乐评往往在音综节目播出
后数小时便能上线，及时满足观众。不
过，他频繁大量的输出维持了热度，也不
可避免地削弱了新意和深度。

言辞极端，注重表演。之前录制音

乐综艺时，丁太升就多次因为对歌手直
言不讳指出问题引起风波，但基本上还
算有理有节；现在自制乐评短视频，他
逐渐放飞自我，由犀利走向极端，有些
负面言辞已经丢掉了评论的品格而趋
向“毒舌”。例如他点评某歌手“唱歌时
的音色和她个人的文化水平一样，异
常的干瘪、毫无亮点”，而谈到另一位
歌手时说“她显示出无与伦比的高音
品质……同时又有极高的审美”，这种
“二极管”式的修辞容易挑动观众情绪，
掩盖逻辑漏洞，这是丁太升的策略。在
抛出这些极端论调时，他时而慷慨、时
而讥诮，视频清冷的调色配合他冷峻的
神色，刻意营造“横眉冷对”的人设，此
时，他是一位扮演“乐评人”的演员。

观点刺激，论证空虚。例如，他偏
爱操弄话术来形容：“某某的（演唱）油
量是不断变化的，有时候像三天没洗的
脸，有时候像炖完肉没洗的锅”“某某唱
歌时每一次张开双臂，总能看到尘土飞
扬。那些尘土落在地面的油污之上，最
后化作一片油浆的沼泽”，绘声绘色，让

观众在语言快感中自行脑补音画，颇有
杀伤力，但没有说服力。

依凭经验，升华“审美”。丁太升乐
评令人生疑的内在原因，在于他一方面
想针对音乐作品本身展开评论，另一方
面又排斥用音乐理论来分析解说，一味
强调个人“审美（能力）”对音乐价值评
判的决定性意义，而他所谓的“审美”又
只能来自长期从业或聆听积累的经验
的内化。既然这些经验来自音乐生活，
也就无法用理性论证来解释，只可“我
作类比、你来意会”。在他眼里，甚至音
乐学者用专业理论来阐释音乐作品都
是徒劳，他这样的“资深唱片企划”或少
数他认可的业内人士才有流行音乐审
美价值判断的能力。

从感觉经验出发评论音乐，这无可
厚非，丁太升也没有傲慢到把自己的观
点强加给受众，他总是强调“这是我个
人看法”。然而，当他把经验提升至“审
美”品味的高度，俨然缪斯护法的化身，
无形中为自己的观点披上了不容置疑
的圣衣。他那数十万粉丝、以及每个视

频动辄几十、上百万的播放量又提示我
们他拥有可观的影响力。丁太升在乐
评视频中毫不留情、甚至是夸大其词地
指出乐坛明星们的问题，给他们祛魅。
这种表演式乐评或许有趣刺激，但也不
能偏听偏信。

丁太升乐评的意义何在？
如果把丁太升的乐评是否可信这个

问题搁置，我们其实不难发现他对当下乐
坛的确有实际作用，这也是为何他的乐评
不靠谱却依然不乏支持者的内在原因。

首先，丁太升的吐槽成为了歌迷的
“出气孔”。可能很多“路人”围观丁太
升并不只是想听他的音乐见解，而是来
听他的花式吐槽。当他以尖酸刻薄的
类比或汹涌的排比句痛斥某些当红歌
手，大家第一反应是“爽”！这种爽感
里，不排除有看骂战凑热闹的成分，但
更多的是广大歌迷对华语乐坛长期低
迷的怒其不争，其中包括对大牌歌手霸
占资源却拿不出优质作品的痛心、对音
综沉溺于翻唱旧作的抵触、对饭圈文化
的反感、对新人新作的失望等。尽管这

些问题的缘由和真实状态都很复杂，但
歌迷们的怨气每每化作“华语乐坛要
完”的悲号也并非空穴来风。丁太升现
象背后，是歌迷们希望华语乐坛越来越
好的朴素而真切的期待。

其次，丁太升敢于发表负面评论，是
对艺人和演出制作方的鞭策，是对歌坛
饭圈文化泛滥的抨击。音综节目里往往
是一派祥和，艺人间互相捧场，导师、嘉
宾也都变着花样夸人，在艺术层面大家
仿佛都已臻于完美，只能靠一些无聊玩
笑插科打诨，如此，节目办成了一潭死
水，既无竞技感、又无话题度。丁太升是
这潭死水中的鲶鱼，不做“夸夸团”，立
“反派”人设。他当质检员，对养尊处优
的歌手们是一种刺激，那些毫无底线的
商业互捧有了被拆穿的可能，粉丝再拥
护、流量再汹涌，也要重视作品的质量，
因为作品不好真的会有人骂。

歌手及其粉丝与乐评人有时会呈
现为“敌对”状态。当乐评人指出歌手
的不足，无论他如何强调仅从艺术表达
层面探讨、并出于希望帮助歌手改进的

善意，都会被粉丝指认为对自家偶像的
针对，质疑乐评人的动机。以前更多是
粉丝在网络掀起骂战，现在，也有歌手
在综艺或演唱会上自己出头，以针锋相
对的姿态挑动粉丝情绪。丁太升的一
些过激言论或许可以看作是与饭圈文
化对攻，他的“以暴制暴”获得了许多同
样反感“饭圈”的歌迷支持。

其三，丁太升的鲶鱼效应，不仅搅
动了音乐演艺圈，也引起了更多对乐评
本身的关注。“丁太升现象”不仅是他个
人那些爆火的视频，还有B站层出不穷
的up主对他乐评的再评论以及弹幕里
热烈的讨论。在这些次生视频中，如何
评论流行音乐、如何建立有效的歌曲解
读方法及品质鉴定标准，是大家讨论的
焦点。且不说这些讨论能否得出令人
满意的答案，单就讨论本身而言就是对
音乐发展的促进，它让我们反思当下
“唯流量论”的音乐评价标准，并认真考
虑在自媒体时代重建“职业乐评人”这
个唱片产业中曾经不可或缺的环节的
可行性与必要性。

从上述这些意义上讲，丁太升对于
当今乐坛而言，是稀缺的，正是因为社
会对音乐的评价标准太单一，他才显得
很出戏。尽管丁太升会发表一些不着
边际的、刺激性的观点，但陷入低迷的
乐坛需要他的活力与激情，以及他带来
的思考与论辩。

（作者为流行音乐研究专业博士，
杭州师范大学副教授）

当乐评人成为网红
赵朴

 杭州大剧院推出了一台“沉浸式国风环境演乐剧

场”《玉人歌》,以肢体舞蹈和短歌念白为主，结合曲乐、弹

唱等音乐的叙事表达，是一种溯源中国古典美学和东方

戏剧传统的小歌舞演剧形式

 环境式越剧《新龙门客栈》是一种样式和形

式上的探索，但并不意味着丢掉了传统的舞台表

演，更不意味着放弃了剧种的本体


